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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娄烨电影《推拿》的“反类型化”倾向 

布莉莉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摘　要］娄烨的电影《推拿》突破了同类型残障题材电影的叙事陈规，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反类型化”倾向：它一方面规避了
声泪俱下的“苦难模式”，另一方面亦不同于宣扬“身残志坚”的主旋律励志电影，同时也与略带理想化色彩的残疾人“纯爱

电影”拉开了距离。将《推拿》置于描写残障群体的电影文本序列中进行观照，对其独特的“声音关怀”、“盲视觉”的电影语

言，以及平等的叙事姿态进行了细致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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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语

娄烨的电影《推拿》（２０１４）改编自毕飞宇的同
名小说，影片以“沙宗琪推拿中心”为叙事空间，讲

述了盲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喜怒哀乐。虽然票房惨

淡，但是因其真诚的人文关怀和具有探索性的影像

艺术，使该片上映后获得诸多殊荣———第６４届柏
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以及第

５１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新演员等
六项奖项。其实，单从题材来看，《推拿》并无任何

新奇之处，因为在华语电影史上从来不乏以残疾人

为表现对象的电影，然而可贵的是，娄烨的《推拿》

对同类型题材电影的叙事套路做出了“反抗”：它以

独特的“声音关怀”真正做到了对盲人群体的尊重，

以“盲视觉”的镜头语言呈现了盲人对世界的独特

感知，以平等的叙事姿态表现了他们普通日常的生

活样态，无论是电影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品格层面，

《推拿》都与同类型影片拉开了距离。

仔细考察那些以残疾人为叙事对象的电影，其

实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三种根深蒂固的叙事套路：

一类是“苦情伦理片”，主要讲述残疾人家庭的辛酸

故事，叙事重点多集中于父母对“苦难”的隐忍以及

９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６－１１
作者简介：布莉莉（１９８９－），女，山东梁山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传媒。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总第１０８期）

对残疾孩子的无私关爱，如张元的《妈妈》（１９９０）、
谢晋的《启明星》（１９９２）、黄健中的《中国妈妈》
（１９９５）、孙周的《漂亮妈妈》（２０００）、薛晓璐的《海
洋天堂》（２００９）等；另一类是“励志片”，主要讲述
残疾人克服身体残缺，奋发向上的拼搏故事，如陈

国兴的《黑眼睛》（１９９７）、李东霖的《一样的人》
（２００５）、冯振志的《隐形的翅膀》（２００７）、徐松子的
《舟舟》（２００７）、吴祖云的《绽放》（２００８）、萧容的
《１２秒 ５８》（２００８）等；第三种可以算作“纯爱电
影”，如霍建起的《赢家》（１９９５）、郑芬芬《听说》
（２００９）、杨亚洲和杨博父子的《最长的拥抱》
（２０１２）等。

在讲述残疾人家庭的“苦情伦理片”中，残缺的

身体意味着家庭和社会的重负，已经成为某种符号

化的“苦难”象征。如果仔细剖析文本，其实不难发

现，这些故事对残疾人的状态着墨不多，叙事多侧

重于健全人对残疾人的付出和拯救，如《启明星》中

的父亲“谢长庚”身患癌症，仍耐心照顾弱智的儿子

“谢晨晨”；《海洋天堂》中的父亲“王心诚”为了让

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大福”在自己死后能有一个值

得托付的地方，四处奔走求告……这些影片大都有

着“哭戏”的定位，残障的身体与残破的家庭（多为

“单亲家庭”）一起形构出“苦难”的具体形象，影片

通过讲述父母对苦难的隐忍，以及对残障孩子无微

不至、不求回报的付出，来调度观众的泪腺，制造催

人泪下的观影效果。这些“苦情伦理片”在捆绑了

大众的泪腺背后，有着非常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

即呼吁整个社会关爱残障群体。这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社会大众对残障群体的集体无意识———他

们是需要被关爱、被同情、被怜悯的。与“苦情伦理

片”讲述底层残疾人家庭的悲惨故事不同，“励志

片”多以生活中优秀卓越的残障人为原型，讲述他

们艰苦奋斗、实现自我价值，最后走向成功的故事。

如《黑眼睛》以中国在残奥会上取得第一枚金牌的

残疾人运动员平亚丽为原型，讲述了盲女“丁丽华”

经过刻苦训练，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挑战自己、实现

自我价值，终于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的励志故事。

徐松子导演的《舟舟》根据具有独特音乐天赋的指

挥家舟舟的成长经历改编，呈现了舟舟由一个严重

智障的孩子成长为世界上唯一不识谱的知名音乐

指挥的传奇历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影片皆

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英雄主义的倾向，忽略了对更为

广大的普通残疾人的思考，而且多数“励志片”模式

单一、情节雷同，多表现残缺身体的悲苦和挣扎逆

袭的辉煌，多少透支了一些人们对它的审美耐心。

而表现残疾人爱情的影片，叙事基调则趋于理想

化。以《黑眼睛》为例，“丁丽华”作为盲女，其乐

观、拼搏的精神，赢得了两个健全人———运动队教

练和小学同学刘义的爱。同样，《赢家》中的男主人

公“常平”也以自己朴实善良、见义勇为的品质，赢

得了健康女孩“陆小扬”和“娜娜”的爱慕。编导这

种略带“玛丽苏”的情节设置，其实暗含着主流社会

对边缘群体的“集体性补偿”，但是不得不指出的

是，这种理想化的补偿在现实中多是孱弱无力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苦情伦理片”、“励

志片”还是“爱情片”，“残疾”均成了携带超量意义

的客体，成为某种“苦难”或“考验”的符号化象征，

残障者本身属己的主体性体验被淹没了。从这个

维度上看，娄烨的电影《推拿》可谓一部具有“反类

型化”倾向的诚意之作，在影片中，“残疾”没有成

为任何其他意涵的能指，它本身的存在感被平静、

真实地呈示出来。娄烨用平等的、极具通感的电影

语言，细腻地讲述了“盲人”的疼痛、挣扎和爱欲，以

独特的“声音关怀”真正做到了对盲人群体的尊重，

以“盲视觉”的镜头语言呈现了盲人对世界的独特

感知，以平等的叙事姿态表现了他们普通日常的生

活样态，无论是从电影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品格层

面，《推拿》都与同类型影片拉开了距离。

　　二　声音的关怀

巴拉兹·贝拉在《电影美学》中讲到：“同步声

音，老实说，只是画面的一个自然主义的辅助而已，

它只能使画面显得更真实，但是非同步的声音（即

影片中的声音和画面互不吻合）却能独立于形象而

存在，并对场面起一种说明性的的作用。非同步的

声音效果是有声电影最有力的一种手法。非同步

声音的效果是象征的，观众能感觉到它跟它所衬托

的场面之间的联系，这并非由于观众感到它真实，

而是由于它引起的观众的联想……正是由于这种

自由的声画对位法，有声电影才能摆脱原始的自然

主义状态，我们的电影艺术才能重新获得无声电影

曾一度具有的，但在有声电影初期丧失殆尽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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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动人的特色。”［１］画外音作为一种独特的电影

语言，某种程度上使声音摆脱了依附于画面视像的

从属地位，以声音的创造性打破了镜头和画框的界

限，极大地拓展了电影艺术的表现力，它不仅可以

帮助观众深入地感受和理解画面形象的内在涵义，

而且借由这种具体生动的声音形象，观众可以获得

间接的视觉效果。

娄烨的电影一直擅长使用画外音，像手持摄像

一样，这似乎已经成为娄烨的独特标签。《苏州河》

《春风沉醉的夜晚》《颐和园》等影片，主人公独白

式的画外音在推动故事行进的同时，也将不能用镜

头语言呈现的细腻感受传递给观众。但是，从来没

有一种“声音”像在《推拿》中那样，如此顽强的凸

显着自己的存在感。在电影片头，演职人员信息的

出现方式非常独特———以一个近乎不带任何感情

色彩的女声念出，他用这种略带突兀的方式提示着

观众，这是一部有关“盲人”的电影。不仅如此，画

外音旁白这种近乎零度的叙事语调，其实也蕴含着

导演独特的价值考量。有意味的是，谢晋的电影

《启明星》的开头也运用了画外音：“这是个人们不

大注意的生活角落———启智学校。这些都是弱智

儿童，她们在这接受教育、学习文化，现在请您将目

光在这儿做短暂的停留，他们使您发现，人们是多

么善良、多么富于爱心。”与“感动中国式的”试图

唤起观众同情感、怜悯感的叙事基调相比，《推拿》

这种看似“无情”的讲述，其实更能体现敬意与平

等。娄烨用这种平静的讲述方式告诉我们，这里发

生的是人世间普普通通的故事，没必要声泪俱下、

也没必要耸人听闻。盲人们不需要居高临下的怜

悯和猎奇式的窥视，需要的只是平等和尊重。也

许，只有当我们像叙述人一样，以平静的姿态讲述

他们的生活，去面对盲人世界内同样存在的爱欲、

尊严与挣扎，才真正把他们当作了“人”。

除了全知视角的画外音旁白外，影片的每一个

角落都弥漫着“声响”：世俗生活的响动、盲校的歌

声、嘈杂的汽车声、张一光的快板、风铃声、下雨声、

欲望的喘息、盲人之间的细碎对话……这些声响构

筑起一个立体的声音世界。对于盲人来说，声音就

是这个世界的光亮，绵密的声响像灯盏一样，点亮

了盲人的视觉想象。与同样讲述盲人故事的电影

《黑眼睛》相比，更能见出《推拿》这种“声音优先”

的独特语法，饰演“丁丽华”的陶虹曾很有见地说：

“我始终认为，这个戏是要给健全的人看的，不是给

残疾人看的。”［１］此语击中正鹄，因为“盲人”是无

法看到画面的，失去声音的指引，一切皆变得黑暗

混沌。正是基于对“盲人”群体的细致体贴，《推

拿》创造了这种“声音优先”的独特语法，但是遗憾

的是，这一叙事优点并没有贯彻彻底，在影片后半

部部分，旁白的次数变得很少，故事线索亦交待得

不够明晰，存在很多断裂的地方，比如徐泰来以“我

配不上你”的谦卑拒绝金嫣之后，金嫣在楼下大哭，

这其实是感动的眼泪，观众如果没看过原著，会误

以为金嫣伤心欲绝，所以第二天金嫣又跟泰来和

好，就显得有些突兀；结尾处“沙复明”在饭馆毫无

征兆地吐血也是如此，电影事先并没有交待“沙复

明”有很严重的胃病，这让观众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是娄烨这种“声音叙事”的人文关怀还是值得褒

扬的，他以“声音优先”的叙事智慧突出了“聆听／
声音”在建构主体和理解世界中的作用，盲人虽然

在“观看／视觉”维度存在困难，但是可以通过声音
参与和分享这个世界。

　　三　“通感”的视觉实验

要把看不见的世界，用看得见的方法表现出

来，这难度就像去描述风的形状、花开的声音一样，

非常艰难。就像《黑眼睛》里“丁丽华”在旁白中说

的：“健全人大都很难想象，盲人做梦是没有色彩和

形象的，我们全凭声音记忆，梦境中是一片声音的

世界。”囿于身体状况的客观条件，健全人很难体会

到盲人、聋人、自闭症群体所感知到的世界，这也是

为什么众多描写残疾人的影片会多从健全人的视

角来讲述故事的原因。在这些影片中，残疾人一直

处在“被讲述”的位置，其本身的属己体验被一定程

度上遮蔽了。其实，残障人有自己独特的感知方

式，视觉丧失了，可以借由触觉、听觉和味觉来感

知；听力有障碍，可以借助观看、触摸来补偿，即使

是孤独症患者，也有自己独特的感知世界的方式。

像意大利电影《听见天堂》（２００７）中“米克”对“菲
力契”描述的那样：“蓝色像骑着自行车，风吹在脸

上的感觉。或是……像海。还有棕色，摸摸看，棕

色像这粗糙的树干。”但是这些独特的、诗意的感官

体验，在健全人视点主导的影片中皆被遮蔽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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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了。

《推拿》在此维度上做出了可贵尝试，如果仔细

剖析影片，其实不难发现电影存在两个视点：一个

是健全人的，画面清晰明朗；另一个是盲人的，画面

混沌暧昧。为了呈现后面这种“盲视觉”的独特影

像，他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拍摄方法，即同一场戏

分别在白天和夜晚的场景拍摄两遍，“白天用Ｃｏｏｋｅ
镜头正常拍一遍，晚上再拿移轴镜头和Ｌｅｎｓｂａｂｙ镜
头各拍一遍。每一遍都是相同的画面景别和相同

的镜头运动轨迹，演员的位置调度也是一样的，后

期剪辑时把白天和晚上分别拍摄的三种画面素材

切换、叠化、交织在一起。”［２］其实严格说来，这种

“盲视觉”并不成立，也是健全人的一种主观想象，

因为盲人是根本看不见的。但是电影作为一种视

听语言，必须要以一种具体可感的影像去呈现“看

不见的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推拿》迎难

而上，在这个维度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影片开头

和结尾———即“小马失明”和“小马复明”两场戏，

用大量的剧烈晃动又迷离斑驳的虚焦镜头制造了

一种混沌不明、粗粝黯淡的状态，这或许就是小马

所感知到的世界。电影看似暧昧的镜头，有一种蒙

汗药的力量，它让你沉入、让你感受、让你从旁观者

变为体验者，这种眩晕的坠落体验，一定程度上再

现了盲人的知觉现象学，让非盲人得以慢慢靠近他

们独特的内心世界。也正是基于这种“让摄影机看

见了黑”的勇敢探索，摄影师曾剑获得了第５１届台
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奖以及第６３届柏林电影节
最佳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

这种“盲视觉”的独特画面，以“通感”（ｓｙｎａｅｓ
ｔｈｅｓｉａ）为想象基础，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接通了盲人
的世界。钱钟书曾这样解释“通感”：“颜色似乎会

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

味似乎会有锋芒。”五觉（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

觉）可以彼此交通，五官（眼、耳、舌、鼻、身）可以不

分界限。［３］在兰波眼里，元音都是带有色彩的：“Ａ
黑，Ｅ白，Ｉ红，Ｕ绿，Ｏ蓝。”［４］其实，“通感”深深植
根于我们的认知系统，是一种人类共有的认知世界

的重要方式。《推拿》中金嫣让泰来感知自己美貌

的一幕非常动人，金嫣与普通盲人不同，她的视力

是一点点退化的，她跟泰和描述自己是一个大美

女，并让他触摸自己的脸，问泰来说：“我怎么一个

好看法？”泰来是先天盲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好

看，憋了半天说：“比红烧肉还要好看。”在视觉与味

觉的相通互借中，泰来获得了打通感官界限的美妙

体验，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认识到了金嫣的“美”。电

影《听见天堂》中，唐老师曾告诉米克说：“当你看

到一朵花，难道你不想闻闻它吗？下雪时，你不想

走在上头吗？捧着它，看着它在你手中融化？告诉

你一个秘密，我注意到音乐家在演奏时，他们会把

眼睛闭上。为什么？这样可以感受到更强烈的音

乐。音符会蜕变，变得更有力量。音乐仿佛变成具

体的触觉。你有五个感官，为什么只用一个呢？”米

克正是在老师的开导下，用耳朵代替眼睛，去记录

他生活的点点滴滴，靠着对声音的敏感，成为意大

利电影界最著名的声音剪接师。然而在快节奏的

现代社会，人们似乎失落了那种诗意的“感官体验

的共同体”，正如西美尔的观察，大城市的人际关系

突出地强调眼睛的警戒功能，而大于耳朵，这必然

丧失意识的完整性。［５］而盲人们的内心情感在触

摸、嗅闻、言说、倾听、沉默中似乎更接近了人的自

然本色，这不能不说是对我们日常世界的一个警示

或说提醒。

　　四　平等的叙事姿态

“我们的电影关于残障人的认识形成了两个极

端：一个是过于渲染悲痛和苦难，另一个是过于乐

观，集中宣传事业上取得成效的少数残障人。独独

缺少了数量最多、群体最广的普通残障人的生活场

景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能客观反映这些残障人真

实生活的影片。”［６］普通残障人生活的缺席，不能不

说是这类电影的一大叙事缺憾，《推拿》恰恰以平等

的叙事态度呈现了普通盲人群体的生活样貌，写出

了他们的人间烟火气，这一点尤为难得。电影以

“沙宗琪推拿中心”为叙事空间，表现了喜欢诗词跳

舞的文艺老板沙复明，多才开朗爱去洗头房的张一

光，为爱情私奔的老王和小孔，始终在精神世界沉

思的小马，美丽且自尊心极强的都红等等。柏林电

影节特约影评人 ＰａｔｒｉｃｋＷｅｌｌｉｎｓｋｉ曾这样评价《推
拿》：“娄烨此片既没有对中国社会的廉价影射，也

并不简单地把盲人阐释为被压抑的个体，他的智慧

远远超越了这些解读。”［７］的确如此，影片没有特别

去强调盲障世界与常人世界的差别，而是通过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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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走向去呈现他们的生活琐细、悲喜冷暖，他

们真实的爱欲、尊严，更加贴近生活本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以盲人为主角的电影作

品里，残障者一般是“子女”，他们是需要被“父母”

照顾的，这种“身份”的设定颇值得玩味，印证着主

流社会对残疾人的集体无意识———即他们是需要

被庇护、被关爱、被拯救的。然而在《推拿》中，作为

“拯救者”的“父母”被放逐了，盲人们依靠自己的

手艺，在“沙宗琪推拿中心”独立地工作、生活。影

片中唯一现身的王大夫的父母也与传统叙事模式

中的“施恩者”不同，他们是需要被王大夫保护的，

尤其是王大夫以刀割破胸膛、用自己的鲜血替健全

人的弟弟偿还赌债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更是将这种

“受难／拯救”的角色关系反转过来。在郭晓冬饰演
的王大夫与索要赌资的债主对峙的过程中，作为健

全人的弟弟是“缺席”的，父母也只是作为旁观者，

在一边无力地劝阻。这种角色的巨大反转，一扫以

往残障人在家庭中被动、压抑的角色状态，实现了

一次巨大的颠覆。在对峙过程中，健全人和盲人之

间的界限被打破了，人们用金钱做中介，达成了某

种残忍的平等。画外音这样说到：“盲人和健全人

中间还是隔了一层，道理很简单，他们在明处，健全

人却藏在暗处，这就是为什么盲人一般不和健全人

打交道的根本缘由，在盲人心目中，健全人是另外

的一种动物，是更高一级的动物，是有眼睛的动物，

是无所不知的动物，具有神灵的意味。他们对待健

全人的态度，完全等同于健全人对待鬼神的态度，

敬鬼神而远之。”

此外，不同于以往同类型电影中残障人与健全

人之间互相帮助、其乐融融的温暖和谐，《推拿》对

盲人和健全人关系的处理得独到深刻，“羊肉事件”

直接撕破了表面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负责伙食

的金大姐仗着盲人看不见，打饭时将羊肉多盛给杜

莉，这里面有人情腐败，更有健全人与盲人之间尴

尬与隔膜。不仅盲人与健全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尴

尬，盲人内部也有着残酷的生存法则，全盲和半盲

是不一样的等级，先天盲和后天盲也存在很大差

别，所以小孔才会哭着对金嫣说：“我爸妈不允许我

嫁给全盲。”在盲人的世界里，等级依旧森严，或者

更加严酷。他们不会因为自己是所谓的弱势群体

就自动抱团取暖，他们内部也有倾轧与挣扎，“沙宗

琪推拿中心”的解散就跟沙复明与张宗琪二人的龃

龉、矛盾直接相关。但是这些残酷阴暗的面向，影

片没有呈现出来，非常遗憾。

随着新视觉时代的来临，影片越来越强调精致

的画面，拟真的３Ｄ体验，正如米尔佐夫在《视觉文
化导论》中指出的那样：“把那些本来并未视觉性的

东西予以视觉化。”在这种由“精神美学”向“眼睛

美学”的转变过程中，平面化、无深度、娱乐大众的

作品越来越多，对心灵丰富性探索的作品越来越

少。娄烨恰恰相反，在大家纷纷“向外转”的时候，

他将自己的镜头对准“内心”，深入到边缘的“盲

人”群落，表现他们的爱欲与尊严，他们独特的生存

状况、交流方式，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与情感需求。

娄烨用独特的电影艺术告诉我们，好电影是可以不

用眼，而用心来感知的，他这种不取悦市场、坚持艺

术担当的勇气在当下“票房至上”的电影语境里显

得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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